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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苏老板

秦一飞
（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7级本科生）

一

苏老板不姓苏，也不是戏班主的亲生闺女。她是戏班主从一个闹

瘟病的荒村子里捡来的，没人知道她到底姓什么，也没人知道她的根

底。

戏班里吹唢呐的马六有时候会嚼舌根子：“你说小芸儿哪？哎哟我

跟你说，前儿老班主在的时候哇，我跟着他赶路，过了一个村子——

那怕人的哟，别说人影了，连声鸡叫都没有。我跟老班主拐过一棵歪

脖子槐树，就看见小芸儿穿着个蓝布袄子坐在碾台上，眼珠子黑幽幽

的，就不眨眼地看着老班主。老班主胆子也真大，也不怕是撞见了狐

仙小鬼，问了两句话看小丫头也不应，揣摩着若是个傻丫头，也怪可

怜见，就领回来了。哪里晓得这丫头嗓子脆，长开了这小模样又中看

得紧，老班主喜欢的了不得，就收了作闺女，跟着姓苏，小名儿叫芸

华。”

彼时那个小丫头还不能被人叫做苏老板，冠了这个号的是苏老班

主。他的真名估摸着自己也不记得了，不过还有艺名，叫苏谢月，擅

唱花旦和青衣。苏谢月模样堪得风流俊俏这四字评，白天在脂粉堆里

能混一身的风流债，夜里在戏台上拾掇出十分的容貌来亮个嗓子，底

下客人连眼珠子都不转。而那个后来才被别人以老板而称的丫头还没

练出日后的一身风华，只专心在苏谢月手底下学唱念做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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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道乱的很，谢月因心善，手头又常有些银钱，常常带一两个苦

孩子回来作学徒。不过留下来的多是男子，女孩儿但有几分姿色，早

早就去了勾栏院，把自己卖了还能先得着银钱快活几年，若是去学戏，

苦头暂且不说，他日里那些黑眼睛蓝眼睛的官儿大兵压到地头，还得

把自己三跪九叩地呈上去，倒还不如卖呢。

苏芸华记得自己有个姐姐，也是被苏谢月领回来的。那姐姐打心

里疼芸华，会拿唱哑了嗓子换来的小钱给她买冰糖葫芦，也会在她练

完功汗湿重衣时将粗茶换成冷井水湃过的酸梅茶汤。这一点一点的好，

芸华都记得。有一天她一整天都没看见那个姐姐，就跑到苏谢月跟前

扬起脸来问爹爹，那个姐姐呢。

彼时苏谢月敲着扇子不说话，在一旁背戏文的玉蝴蝶向她比了一

个噤声的手势。

后来她跟玉蝴蝶上街买胭脂的时候才又看见那个姐姐，那个姐姐

穿了一件艳得刺眼的水红旗袍，露出雪白的颈子和腿，手里持了个铜

烟枪。芸华认得烟枪，前几年胡同口那个账房先生手里也有一个，抽

得很凶，后来瘦没了人形，就死了。

她看见街上每有衣着体面的男人经过，那姐姐就微微仰头带了点

讨好的神情。玉蝴蝶露出鄙夷脸色，扯了芸华的手掉头就走，边走边

发狠说小芸儿以后你别理这贱人，她哪里对得起班主的大恩，在戏班

这两年练软了这把贱骨头，还给这腌臜地方添了两笔进账！

苏芸华不太明白玉蝴蝶说的什么，只是想那姐姐离了戏班子倒漂

亮了很多，以后为什么不能找她去玩，想不明白，就有点委屈。

二

苏谢月死在芸华十六岁那年。

芸华是在十四岁的时候成了戏班子的台柱。那时候谢月已觉得身

子有点不爽利，索性退了让闺女代他走场子。京城的老爷太太们还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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惜了一阵子那个眼波媚人的名角苏谢月，但新上来的那个叫苏芸华的

丫头嗓门也媚也娇，约莫再大些长开了也及得谢月那般中看，听着看

着，台上的伶人将眉眼挑出些风情来，谁在乎是谁呢。

苏芸华在台上把水袖扬起来，遮住了台下苏谢月弯着的眼。有听

戏的老票友跟苏谢月打听台上那个孩子，苏谢月摆出怡然的神色掀开

茶杯盖儿，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俊俏眉眼，薄薄嘴唇勾出个笑来。旁边

有看热闹的伙计笑呵呵搭腔——

“这位爷怕是没见过我们小老板，这可是我们戏班主的眼珠子

哪。”

苏谢月长久不上台，苏老板这个称呼也易了主。芸华在戏台上声

音脆圆如黄莺儿，谢月嗓子却有些哑了，沙沙的像树上的叶子。彼时

年纪尚幼的苏老板便天天从街角许郎中那里买冰糖、陈皮，寻了上好

的秋梨用小铜锅慢慢的煮了，用瓷盅儿盛了端到苏谢月眼前。苏谢月

半卧在竹躺椅上拿小勺搅和着梨汁，苏芸华乖乖坐在他膝边的小凳子

上，葱管一般的手指涂了丹蔻，闲闲描画着养父衣襟上的花纹。

这一切终止在苏谢月咳出的一口血。彼时将将入夏，石榴凤仙锦

重重地落了一地。苏谢月脸色白的像是戏妆的铅粉，芸华撤了在戏楼

的牌子来陪他，搬了竹椅到太阳地里让老班主享享初夏的日光，没等

父女俩说几句话，他就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，一口痰落到青石板上，

青白的痰里一缕紫血，扎眼的很。苏芸华吓得呆了，苏谢月咳了良久

才向她扯出个疲惫的笑，拍拍她的头以示安慰。小姑娘跑去请大夫的

时候惊动了戏班子里的所有人，有意思的是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发觉养

父上了些年纪。

街角的许郎中说，这怕是痨病。

老天可没长什么眼睛。

后来的日子没有什么出乎意料，她罢笛管歇喉唇一门心思扑到苏

谢月身上，戏班子里的其他人也虔心祷祝着什么时候老班主身子康健

再来一个刀马旦的踢枪。直到后来那一口狭长的薄棺材从里屋抬出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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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沉沉天幕下撒了一把雪白的冥纸。

人们都说，在老街住了这些年，还第一次看见戏子出殡摆出这样

一个排场。

后来苏芸华就被所有人叫做苏老板了，毕竟再也没有了什么歧义。

苏谢月入土不多久她就重新再戏楼挂了牌子唱曲儿，这么一大戏班的

人，还是要养的，管他什么礼法呢。小姑娘在台上软着嗓子唱戏本里

思春的唱词，下了台眼角带着未褪的油彩笑倚在桌旁陪盏，眉眼盈盈

的，说不出的真心假意。

繁茂潦草的情意在戏台子上肆意生长，戏台下大概也只剩下一些

人走茶凉。

她的路还长。

三

北平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又是段总统又是冯大帅，比戏台子还

热闹。苏老板今天不唱，换上粗布衫子坐在街口的茶摊上，抬头就能

看见有点朽了的柱子上头贴了张黄纸，上面写了莫谈国事。

她浮着茶水不说话。

“苏老板听说前天后街上的事儿了没有？”茶摊蔡婆子提了大铜

壶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，“您净见些大人物——”

“什么大人物，不过人前拿乔，拿我当个耍头。”苏老板不唱的时

候，嗓音有点寡淡，“蔡奶奶年纪大了，且听芸华一句，甭掺和那些事

儿，前儿后街我可没敢去，怕给人一个走火就毙了，那多冤枉。”

“哎，哎，那当然——”蔡婆子讪笑着，退到一边，收拾着今天

的茶叶末子，两分钱一包，是给那些黄包车夫和泥瓦匠解乏的。苏老

板看着那些细小的泡沫在土杯子里浮沉，有一点恶心，就像前天后街

那摊血沫子，个头小，却让人心悸。

那句话七分真三分假，枪决那天她是没在现场，可人散之后她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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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偷摸地来到那里化了点纸钱。她下了戏台之后也听过别人津津乐

道那天处死乱党的流言，可还用听么，她可早就见过其中一个吃枪子

的人。

那个少年吃了几天牢饭，潇洒倜傥的模样去了七八。牢头听过她

的戏卖她个面子，让她隔着铁栏杆说几句话。苏老板看着狱中少年青

白带伤的脸，垂了垂眉头。

“周家少爷，您这是何苦呢。”

少年冷冷的笑，不屑于回答的样子。

苏老板是认识周怀瑾的，但也仅限于认识。头年冬月周二老爷过

寿，女婿裴文傲聘了苏老板的一场戏来讨丈人欢喜。青衣在戏台上扬

起水袖，嗓音娇美，却唱了一出《寄扇》：

“叫奴家揉开云髻，折损宫腰；睡昏昏似妃葬坡平，血淋淋似妾

堕楼高。怕旁人呼号，舍着俺软丢答的魂灵没人招。银镜里朱霞残照，

鸳枕上红泪春潮。恨在心苗，愁在眉梢，洗了胭脂，涴了鲛绡……”

苏老板昆曲出身，一嗓子《桃花扇》绝不含糊，大约看着周家先

太爷是南京旧户，裴五爷奉承精到，点了《桃花扇》的剧目。底下叫

好声一阵接一阵，苏老板将眼角挑出秦淮艳姬风情万种的模样，眼风

儿撞见底下小少爷死板板的一张脸，还有愤恨冷厉的眼睛。

“可是苏某嗓子不亮？身段不灵？”周二老爷的筵席之外，苏老

板学着养父的男人礼仪对不知名讳的周家小少爷打了个躬，她可不知

道这个小少爷为什么不去开宴，不过在外面遇见，大约可以多拿几枚

赏钱。

“你懂得什么，”少年蔑然，“你们唱戏只晓得戏，哪里知道戏的

故事和道理……国运怎么了，你们管么？”

“故事略晓得，”苏老板含笑道，“只是此地不宜谈国事。”

这句看似高深莫测的“此地不宜谈国事”成了周怀瑾时常找来隆

庆戏楼的由头，但她大约让小少爷失望了，一个戏子，哪里懂得什么

主义和什么先进，偶尔不耐烦了，随口唱上两句《骂筵》，这小少爷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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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晓得是孤独还是无聊，就听这唱戏的几句话几折戏，就急急地拿她

当知音了。

“堂堂列公，半边南朝，望你峥嵘。出身希贵宠，创业选声容，

后庭花又添几种。把俺胡撮弄，对寒风雪海冰山，苦陪觞咏……东林

伯仲，俺青楼皆知敬重。干儿义子从新用，绝不了魏家种。”

这可荒唐。苏老板摇着头看着身边的票友打麻将牌，一个哼哼着

戏提起这桩事来：“芸儿，看你这儿那个小少爷好些日子没来啦。”

“上学呢吧，听什么戏。”苏老板呷了一口菊花茶。

“哎哎，这可不是，”女人熟练地码着牌，“芸儿还不知道？那周

家小少爷犯了事儿给抓啦，听说还是二老爷供出来的呢——这叫什么

来着？对，大义灭亲。”

“二老爷？”苏老板讶然，“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？”

“嗨嗨嗨，”打牌的女人摇了摇手指，颇神秘，“小少爷是没了的

大老爷那一房的，侄子能有多亲？还有这小孽种祸可闯大发了——带

着其他学生游街喊话还堵了大总统府上——这还像话么这是！二老爷

这告上去，不但免了周家的祸事，还一下子得了足有十二千大钱——

这好打算！”

“书读的这么多，有什么用呢。”苏老板轻轻说。

“可不，有什么用呢！这周——芸儿，这小少爷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怀瑾，”苏老板喝了口茶，“叫周怀瑾。”

时间追着日头飞跑，她唱过的戏他说过的话都汇在监牢外的一声

叹息上。苏老板接过周怀瑾隔着铁栏杆递来的一块黄铜怀表，晃了晃

链子：“这是赏我的？”

“你先拿着，以后怎么都行，”少年皱皱眉头，“就是别留给那些

刽子……苏姐姐。”

最后的语气带了点哀求，苏老板没狠下心来，伸出手摸了摸他的

头：“你想过会有这一天吗。”

“想过，”学生样子的小少爷轻轻说，“但不会更糟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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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“芸儿，”戏班子里的张君玉狐疑地扫了两眼苏老板的手和衣襟口

袋，“前儿还看你把玩一块怀表呢……怎么今儿就没了？”

“昨儿个当了。”苏老板持了小槌试了试鼓面，“最近这世道可真

不容易，处处需要用钱打点，昨天得的大洋今儿一早就孝敬巡警

了……”

“你不是说那是别人送的……”张君玉有点张口结舌，“小芸儿你

这……别人知道了多不好。”

“有什么好不好的，”苏老板打量着鼓身上黄铜乳钉旁剥落的红漆，

“戏子无义哪。”

张君玉犹疑着，却没有再开口。这时候玉蝴蝶走过端了盆洗衣服

的脏水倒在地下，苏老板登上门槛以免弄湿鞋子，心思却不在这上面。

这句话却是三分真七分假，那怀表确实已不在她手上，但也不在

当铺里。前天她收拾了一下自己，换上素净的衣服，叫了黄包车去了

周家的大院，眼角的油彩洗了三遍才看不出行迹，倒因为擦拭而微微

泛红，像哭过一样。

周家太太因为她这幅样子倒没怎么疑心她，苏老板扯谎说是周怀

瑾学校的校工，说周同学是一个有品格有学识的好孩子怎么遭了这么

一个孽，末了掏出那块怀表来，说周太太这可是令郎的东西？他朋友

替他收拾衣服时掉出来的，托我送过来。

对面的妇人怔怔的，不哭也不道谢，就这么瞧着她。苏老板坏心

眼一起就想说其实我是他在外面的相好，有许多话他都愿意跟我说呢，

看看这个女人什么反应。

但是苏老板没有说。窗外下着淅沥的小雨，她和周家太太隔着一

盏昏黄的油灯对视着，一室静默。苏老板打量着天花板上的电灯，不

明白为什么只点了油灯，等的不耐烦了，将那只手伸到周太太面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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晃了晃怀表链子。

那个失子的妇人全身一抖，终于流下两行泪来。苏老板偏了偏头，

听着女人语无伦次哭声嘶哑的道谢与哀号，最后悄悄退出来，管家送

她到宅门外，替她叫了一辆黄包车。苏老板等周家大门的灯光看不见

了才让车夫改道回戏班，快到的时候就看见玉蝴蝶提着灯笼举着伞站

在门外，笑着说芸儿回来啦。

“下着雨呢，出来做什么。”苏老板的眉头皱起又展开，“快进去，

让小四儿泡壶热茶来。”

五

苏老板直到三十岁的时候，才离开北平。

那时候连街上拾煤核的光屁股娃儿都知道东洋鬼子成天在山海关

外头晃悠，刺刀锃亮锃亮。有钱的老爷太太都收拾了家当往南跑，苏

老板眼见着听戏的客人越来越少，手底下又有这一班人马张口等食，

她筹了筹路费，便打了走的心思。

翻黄历选了个宜出行忌刀兵的好日子，她挎着一个装满黄纸香烛

的竹篮去了西山的坟冈，身边只带了玉蝴蝶。玉蝴蝶的眼角也开始有

皱纹了，但她下厨做的糖醋鲤鱼云片儿糕依然那么地道，看着戏班里

孩子闹哄哄争抢的时候也带着一样的笑。

她寻着埋了苏谢月的那个土馒头，排出四碟菜，一碗饭，化了些

香烛纸钱，默默跪了一会儿，不哭也不说话，就这么下山了。山下戏

班子已经收拾好了箱子，找了马队准备走。苏老板将篮子递给玉蝴蝶，

自己启开箱子最后一次检查要带的衣裳头面，玉蝴蝶向四周比了个手

势，轻轻地说：“告诉咱们老班主一声，咱们走了。”

马六第一个把唢呐吹起来，吓飞了杨树上几只乌鸦。那些反应稍

慢些的姑娘小子也开始奏了芦笛，吹了唢呐，乐器乱糟糟的声音合起

来，响遏行云。玉蝴蝶掏出一块帕子来揩拭苏老板眼角的泪，知道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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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听见了那些永远逝去的声音，在荒凉的老城里回荡不止。

车夫扬起鞭子，瘦马长嘶一声，车轮吱嘎地响。

后来苏老板想起这件事的时候，还会把眉眼轻轻的垂下来。出了

城就是黄沙万里长，枯草已黄，张君玉声音轻轻地在耳边问：“班主，

你当真已打量好了前头？路还长着哪。”

路那么长，所以她走的那么匆忙。

六

苏老板到了武汉之后，习惯了穿旗袍。她自小儿练戏身子骨软，

穿了碧青的旗袍衬出如柳的身段，襟子上让玉蝴蝶用水绿丝线挑绣了

双燕绕梁，她摆出雍容的姿态，倒像个贵妇。

武汉比搬空了的北平要富庶的多，他们这样的人也很少再被轻贱

地唤作“戏子”。这座城市有时与北平相似，有时却又完全不一样。苏

老板今天不唱，把头面摘了又洗了妆，拍开一坛米酒的泥封，给台下

闲坐的张君玉满上。

“领班好兴致，今儿不唱？”张君玉挑眉笑道。

“今儿是《红鬃烈马》，”苏老板下巴向那里扬了扬，“没有我的事

儿，暂歇一歇嗓子，明天柳七爷包了场子要听《凤还巢》，有的累。”

“领班，”张君玉放轻了嗓子，“你是真打算就在这里待着啦？”

“北平又回不去，那些鬼子你又不是不晓得，”苏老板敲着桌子，

嗓音有点寡淡，“往东到上海，十里洋场，那洋人，谁晓得听戏？再往

西吧，可不就入蜀了，穷山恶水的，有什么好。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两个杯子一碰。

“不过，”苏老板轻轻说，“到底不是自己家里，待着多少不踏实。”

“嗨。”张君玉又笑，有点自嘲，“也让祖师爷看看，咱们这是又

走上他们四海为家的老路喽。”

张君玉笑着笑着拖了嗓子就唱：“这流水溪堪羡，落红英千千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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抹云烟，绿树浓，青峰远。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，没个人儿将咱系恋

——”

苏老板足尖点地打着拍子，也不管旁边的客人投来怎样难看的眼

风，有点心不在焉地哼哼起《凤还巢》的曲调来：

“月儿弯弯照天下，请问军爷你住哪家……？”

张君玉接的行云流水：“大姐不用细盘查，天底下就是我的家……”

正唱的开心时戏楼里进来几个军官模样的人，脸上带有一种虚伪

的亲热，大约是应酬。张君玉瞟了一眼苏老板：“领班，实打实的军爷

可来了。”

语毕便起身泡一壶新茶，这是招待客人的本分。苏老板闲闲望着

厅堂那头，打着拍子，笑容有点诡。

月儿弯弯照天下，请问军爷你住哪家？

四海为家。

七

苏老板意识到老天大约不会保护他们这些伶人的时候，已经差不

多晚了一年。

三个月前南京沦陷，武汉岌岌可危，苏老板打听了几天局势，就

又打了走的心思。只是这次的避难远不如上次从容，再带着那些旗仗

头面更是不便，苏老板只得把戏班拆了分头走，相约重庆会面，也许

处于一点说不出的小私心，她挑了张君玉与玉蝴蝶同行。

一路黄土，一路白骨。

山城远的看不见，身边卖儿卖女的凄惨叫声也止不住。玉蝴蝶心

软，听不得这个，几次三番向苏老板表示想去搭把手。苏老板之前还

未留意到，明白了就叹了一声，和她一起照料了一个在路边分娩的孕

妇。

这个才刚当娘的妮子，眼睛很大，颧骨高突，一张脸早就饿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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骷髅，深陷进青黑眼窝的眼睛茫然的望着苍穹，没有褥子，没有红糖

水，几个人有什么办法，只能眼见着那女人抽了几口气，扎挣几下，

就没了动静。玉蝴蝶还在掐她的人中，苏老板将那个血糊糊的孩子用

包袱布擦了擦，喂了两口水，觉得有些不祥。

苏老板的直觉很准，这个不招老天待见的孩子在当天夜里就咽了

气，连哭都没哭出几声。苏老板用那个沾了血的包袱布把婴孩裹了几

裹，埋在路边。玉蝴蝶眼睛还有点红，苏老板拍了拍手上的尘土，问：

“看见了？”

玉蝴蝶点点头。

“要记得，”苏老板的声音依旧寡淡，“可不是有我爹那样的善心，

就能和这混蛋的老天斗的。”

“老班主的善德都记在阴库里呢，”张君玉低声说，“就算真没有

阎罗大王……那就我们记着。”

“有没有，什么相干。”苏老板拿出一件短褂充当新的包袱布，“这

几天要走快点，路上遇见干净的井啊塘啊就赶紧去喝点水，你看你们

两个，嗓子还要不要了？”

八

她死在三十四岁那年的初秋。

三十四岁的苏老板仍有妩媚的眼光，身段柔软得能弯成兰花的形

状，细长的眼角一点点上挑，还是风情万种的模样。只是天上的那些

飞机似乎不计较你是不是四九城里的名角儿，无常来割人头的时候，

也管不着你是不是有这样一副好皮相。

从玉蝴蝶的角度看来，苏芸华最后一次笑起来的时候，眉眼如常。

玉蝴蝶其实想不明白，东洋人的岛才那么大点儿，地图上一只手

就能捂得严实，哪来这么多要人命的铁皮飞机。这个东西飞的这么高，

在离老天爷这么近的地方害人性命，不怕遭天谴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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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时小路上尘土飞扬，残肢血污比比皆是，号哭之声震响山林。

天上飞的铁皮大鸟似乎怕多走了几个活人，在炸弹之外还有机枪的子

弹，打在地上吱吱的响。张君玉一把把离得最近的玉蝴蝶按在地上，

看见苏老板仍吓傻了一般地站在那里，只得一边跑一边吼着：

“领班趴下！你还站着干什——”

苏老板在一刹那居然觉得奇怪，弹片在脸上身上划出深长伤口时

为什么不觉得痛，可惜大概是幻觉。在短暂的反应时间过后那疼痛变

本加厉地回来，左脸上眉梢到唇角的伤口，血污中颜色偏淡的颧骨，

左脸被温热猩红的东西捂了个严实。她哆嗦着伸出被削去一块皮肉的

手去碰张君玉，摸到一滩温热的东西之后再没有胆子再把手伸长一寸。

她到死也不知道张君玉到底如何了，只有玉蝴蝶忙忙地把衣服撕

成布条来裹她的伤口。玉蝴蝶的手可能有点抖，碰在她伤口上，很疼，

但她发不出声音。

要是这回没死，以后该怎么上妆唱戏？

苏老板在神志清明的最后一刻，脑子里竟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念头。

她从后半夜开始发烧，不断说着听不清的胡话，似乎陷入某种梦

魇。脸上身上伤口形迹可怖，顺着裹伤的布料流着淡黄的脓液。玉蝴

蝶抱着她和其他伤者一起躲进一个小屋里，无法可想，只得用布条沾

了水一遍遍擦拭着苏老板滚烫的额头，干涩的嘴唇，抱着她的头放在

自己腿上，泪水涟涟，落在她衣上。

大约天怜，苏老板在生命的最后，做了一个梦。

梦里她看见了北方的一个荒村，空气里有尸体腐臭的味道。小小

的自己穿着蓝布袄子坐在碾台上听乌鸦叫，想着爹娘为什么还不回来。

苏老板回头四顾，不见苏谢月，也没有玉蝴蝶，于是她自己快步走向

前去，将小女孩从碾台上抱下来，笑盈盈地摸摸孩子的头，说这里有

什么好玩，走，我们回家找人玩去。

让我带你回家。

就像多年之前苏谢月做的那样，她领着小小的自己走进那个青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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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院。苏谢月眼角油彩未褪，持了扇子纠正张君玉台步的错误；马六

忙忙地吆喝着搬煤的小工，要好好为过冬做些准备；玉蝴蝶端了热腾

腾的清汤面条出来犒劳那些学徒，顺手塞给她两块金丝麻糖，眨眼说

别让班主看见。

她看见小时候的自己笑了，她也跟着笑，三十四岁的苏老板给了

六岁的苏芸华一个拥抱。

她的手一寸一寸冷下去，高烧昏沉的双眼微微睁大了。玉蝴蝶当

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有一滴眼泪正落在苏老板眼角，又顺着她细长

眉眼流了下去，只剩一道模糊的水痕。

苏老板没了最后一丝动静的时候天空爆出一丝幽淡的光，渐渐地

泛出了鱼肚白，草丛里有什么小动物在动，迎接这新一个早上。

玉蝴蝶捂住眼睛，哀哀地哭出声来。

天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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